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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政治的民粹化与民粹主义
的绿色化
———对欧洲环境民粹主义的考察∗

傅　 聪

　 　 内容提要: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和环境问题的挑战ꎬ绿色政治站在了民粹主义与

环境主义的交汇点ꎮ 环境问题进入民粹主义的议程ꎬ成为欧洲绿色政治的一种新形态和

新方式ꎮ 本文将环境民粹主义界定为民粹主义思想中的绿色观念及相关的行为方式ꎬ并

对其极左、左、中、右、极右五种意识形态类型进行分类讨论ꎮ 通过分析环境民粹主义利

用政党竞争和政党体系的潜在结构性机会的策略ꎬ可以发现政治光谱左右翼两端出现了

绿色政治的民粹主义趋势以及民粹主义的绿色化ꎮ 环境民粹主义具有以自我为中心的

特征ꎬ既带来了强化民族主义的势头、导致绿色政治陷入分裂与矛盾、抵消相关治理机制

等挑战ꎻ也带来了对环境民主进行政治和认识纠偏、重新衡量人民的生态归属价值、提供

超越“身份”的绿色凝聚力等机遇ꎮ 民粹化的环境主义蕴含了对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现

代化的开放式探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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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新社会运动”极大地动员了民众对大气、水、土壤、海洋等环境

要素的保护意识、行动和诉求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在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

态席卷全球的背景下ꎬ第三波环保主义出现ꎮ 其特征是环境专家(通常是律师和科学

家)在规则设置中发挥重要作用ꎬ直接与企业和政府机构进行谈判ꎬ利用市场机制在

污染控制、能源政策和其他环境问题上实现增长、效率与环保的平衡ꎮ 重大的全球环

境议题(如气候变化)的主流叙事话语体系由专家和技术官僚掌控ꎬ经常忽视社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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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所看重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ꎮ① 以科学为指引ꎬ通过政治和经济精英的审慎工作来

应对气候变化ꎬ成为气候政治的主流ꎮ 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强调达成共识并坚持科

学和技术驱动的工具和目标ꎮ 在环境决策中ꎬ草根环保人士的意见常常被忽视ꎮ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ꎬ新自由主义式全球化的局限性暴露无遗ꎮ 作为全球环境治理

的中坚力量ꎬ中产阶级遭受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ꎬ中下阶层更是无力摆脱经济困境的

泥沼ꎮ 同时ꎬ全球环境治理经过 ５０ 多年的发展(以 １９７２ 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环境大

会为起点)ꎬ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治理成效ꎬ全球范围内绿色正义缺失ꎬ环境危机仍在

不断上演ꎮ

主流的左翼或右翼绿色政治意识形态并未很好地化解民众对环境恶化的担忧ꎮ

主流环保团体在面对政府时ꎬ采取妥协的态度ꎬ而组织官僚化和领导人专业化也导致

这些团体忽视了草根支持者的新关切ꎬ使许多草根环保人士愈加失望ꎮ 在欧洲ꎬ一些

环境主义者采取了民粹主义的方式扩大绿色社会运动的声势ꎮ “星期五为未来”(Ｆｒｉ￣

ｄａｙｓ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灭绝反抗”(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等社会运动组织要求采取更激进的

气候和环境保护行动ꎮ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则一边秉持气候变化怀疑论ꎬ一边以环境和

资源等议题吸引更多的选民ꎮ 绿色的民粹主义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传统左右意

识形态之外ꎬ审视和寻找欧洲绿色政治驱动力的新视角ꎮ

民粹主义在欧洲的绿色政治辩论和政策实践中引发了深刻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ꎬ然而ꎬ学界对于这一重要问题的讨论还需进一步加强ꎮ 本文旨在全面分析民粹

主义与绿色政治间的相互联系ꎬ提出一个包含绿色领域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环境民

粹主义)、政治策略(政党竞争和结构性机会)和左右翼政治的立体分析框架ꎬ以捕捉

环境民粹主义的言论与行动及其带来的政治变革ꎮ 本文首先对环境民粹主义的话语

及行为进行界定ꎬ对其复杂的意识形态进行类型学分析ꎻ其次ꎬ通过从自由主义和保守

主义的两端考察环境民粹主义的政治行为ꎬ阐释环境民粹主义的自利性特征ꎻ最后ꎬ思

考环境民粹主义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改变绿色议程ꎬ并给欧洲政治带来深刻影响ꎮ

一　 理解环境民粹主义

环境民粹主义是一系列蕴含生态哲学和反建制立场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ꎮ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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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式的全球化危机使绿色政治与民粹主义产生交集ꎬ建构了可被称为环境民粹

主义的思想空间ꎮ

(一)环境民粹主义的生态学和政治学基础

环境民粹主义的生态哲学基础来自绿色政治ꎮ 绿色政治包含了关于社会、政治和

经济应该如何组织以实现生态可持续性、社会正义、非暴力和基层民主的一系列政策、

倡议、政党行动或社会运动ꎮ 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ꎬ绿色政治提供了一种

理解和改变世界的思考和方式ꎬ旨在促进一个生态可持续的社会ꎮ

生态智慧、社会正义、基层民主与非暴力是绿色政治的核心理论或价值观ꎮ① 这

里的生态智慧涉及生态学或生态哲学(“ ｅｃｏｓｏｐｈｙ” ｏｒ “ ｅｃ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的诸多方面ꎮ

挪威学者阿恩内斯(Ａｒｎｅ Ｎæｓｓ)在 １９７３ 年提出了生态哲学以及深层生态学的概念ꎬ

意指生态和谐或平衡的哲学ꎮ 生态平衡要考虑污染、资源、人口、价值等诸多要素ꎬ因

而ꎬ生态哲学衍生出基于不同哲学假设的深层生态学以及相对应的浅层生态学ꎮ 深层

生态学因对人类与自然界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道德审视ꎬ而被认为比一般主流的、以

人类为中心的浅层生态学给出了更加深刻的哲学结论ꎮ

生态哲学强调对非人类世界给予道德考虑ꎬ主张将其纳入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ꎮ

如何回答人类对自然世界影响的意义、如何反思现代工业化社会模式并加以改造是划

分深层生态主义和浅层生态主义的一个底层逻辑ꎮ 深层生态主义ꎬ也被称为“深绿”ꎬ

以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现代工业化社会模式的彻底改变为前提ꎬ它是一种“原教旨

主义”的生态主义ꎮ 浅层生态主义或“浅绿”则寻求管理当代生产和消费模式带来的

外部性ꎮ 浅层生态主义还被冠以“环境主义”的名称ꎬ以便与“生态主义”划出分野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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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Ｄｅｒｅｋ Ｗａｌｌꎬ Ｔｈｅ Ｎｏ－Ｎｏｎｓｅｎｓｅ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Ｇｒｅｅ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１０ꎮ
学界存在“生态(民粹)主义”和“环境(民粹)主义”的不同术语ꎮ 对于它们是否属于同一绿色思想体系

家族ꎬ或因为它们在激进性和类型学上表达出的差异而是否被视为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ꎬ存在一些争论ꎮ 英国学
者安德鲁多布森从哲学意义的角度认为ꎬ生态主义与环境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认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价值
取向和政治、经济、社会观的不同ꎮ 他在«绿色政治思想»中指出ꎬ生态主义不同于环境主义ꎮ 生态主义聚焦于地
球本身ꎬ在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持深层生态学的价值原则ꎬ即反对人类中心主义ꎬ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ꎮ 生态
主义因表达出人类生存条件的某些根本性真理并提出政治规划和行动纲领ꎬ从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ꎮ 环境主义
更像是一种应对环境问题的管理性方法ꎬ而非意识形态ꎮ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ꎬ环境主义被定义为关于环境保
护和改善环境质量的一种广泛的思想和政治、社会运动ꎮ 它主张保护、恢复和改善自然环境及其关键要素(生
物)ꎬ采用至少有利于良性对待环境所必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形式ꎮ 它既涵盖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阵营ꎬ也
囊括了生物中心主义的思想流派ꎮ 尽管存在使用上的不一致ꎬ但生态主义和环境主义关注的生态学内核是一致
的ꎬ而环境主义的外延包容性更强ꎮ 因此ꎬ本文在分析民粹主义与绿色政治互动的过程中ꎬ使用“环境民粹主义”
的表述方式ꎬ以便于在论述中以“环境民粹主义”兼容对深浅程度不同的生态主义思想的讨论ꎮ 参见[英]安德
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ꎬ郇庆治译ꎬ山东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ꎬ第 ２－９ 页、１８－４４ 页ꎻ«大英百科全书»网站
环境主义词条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ｃｏｍ / ｔｏｐｉｃ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ꎮ



以生态哲学为核心理论支柱的绿色政治倾向于支持社会进步主义ꎮ 既有研究表

明ꎬ①左翼绿色政治思想的基本外延包含了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的“深绿”和主张生态社

会主义的“红绿”两大阵营ꎻ欧洲的绿党和左翼政党构成了实践左翼绿色政治思想的

核心力量ꎻ“深绿”生态自治主义的探索意义大于它的现实变革成效ꎮ 与左翼绿色政

治哲学相对ꎬ绿色政治中的右翼包括了生态资本主义和绿色保守主义等意识形态ꎬ学

界基本认为ꎬ许多右翼政党属于“浅绿” 阵营ꎬ其理论假设建立在技术的发展有助于生

态和环境的进步之上ꎮ② 技术依赖的人类中心视角决定了生态资本主义只能做出“浅

绿”意义上的革新ꎬ目的不在于解构资本主义ꎬ因而显著区别于“深绿”与“红绿”ꎮ 此

外ꎬ生态问题从 １９ 世纪现代环保主义出现开始ꎬ就依其政治背景采取了或解放或反动

的形式ꎬ活跃于右翼边缘地带的生态法西斯主义即是深层生态主义与极端保守主义的

合体ꎮ③

环境民粹主义是环境议程与反建制的意识形态的结合ꎬ是对传统政治框架及其与

生态问题关系的一种批判性的再评价ꎮ 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化爆发危机后ꎬ民粹主义

思潮席卷全球ꎮ 绿色政治站在了民粹主义与环境主义的交汇点ꎮ 环境问题进入民粹

主义的议程ꎬ成为绿色政治思想和社会动员的一种新形态和新方式ꎮ 历史地看ꎬ环境

民粹主义是对 １９ 世纪末美国农民民粹主义和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草根环境运动遗产的

一种继承ꎮ 有学者指出ꎬ“生态民粹主义是人民保卫家园的政治ꎬ是反对精英家长式

统治、拥抱多元化和平等的民粹主义政治ꎮ”④对传统政治框架处理生态问题的审视发

现ꎬ新自由主义环境和政策体系中的绿色民主运动面临着碎片化和“只关注自身”的

困境ꎻ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出现了民粹式的左翼政党和领导人ꎮ⑤ 右翼民粹主义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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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有学者关注到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深绿”生态主义理论ꎬ参见郇庆治:«绿色乌托邦:生态自治主义述
评»ꎬ第 ８０－８８ 页、郇庆治:«生态自治主义理论及其绿色变革»ꎬ第 ５－２０ 页ꎻ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生态主义思想ꎬ
参见李厚羿:«论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ꎬ载«马克思主义学刊»ꎬ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ꎬ第 １３０－１３８ 页ꎻ关注地区政
党的“红绿联姻”ꎬ参见王聪聪:«试析北欧左翼政党的‘绿色转向’»ꎬ载«欧洲研究»ꎬ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ꎬ第 １１５－１２９
页ꎮ

参见郇庆治:«生态现代化理论与绿色变革»ꎬ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ꎬ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ꎬ第 ９０－９８ 页ꎻ郇
庆治、[德]马丁耶内克:«生态现代化理论:回顾与展望»ꎬ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ꎬ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ꎬ第 １７５－１７９
页ꎻ王聪聪:«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内涵探析»ꎬ载«鄱阳湖学刊»ꎬ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ꎬ第 ３５－４１ 页ꎮ

参见 Ｊａｎｅｔ Ｂｉｅｈｌ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Ｓｔａｕｄｅｎｍａｉｅｒꎬ Ｅｃｏｆａｓｃｉｓｍ: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 ＡＫ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５ꎻ
Ｐｅｔｅｒ Ｓｔａｕｄｅｎｍａｉｅｒꎬ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ｅｆｔ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ꎬ Ｎｅｗ Ｃｏｍｐａｓｓ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２１ꎮ

参见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Ｋｏｕｔｎｉｋꎬ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 Ｈｏｍｅꎬ”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４３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４６－６６ꎮ

[西班牙]豪梅桑切斯:«生态社会主义及其面临的后现代民主挑战»ꎬ何娟译ꎬ载«国外理论动态»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ꎬ第 ３５－４５ 页ꎮ



与环境问题结合在一起ꎬ导致环境民粹主义的出现ꎮ① 环境民粹主义在欧洲产生了一

定的政治影响ꎬ民粹主义给绿色民主带来了挑战ꎮ②

(二)环境民粹主义的概念界定

民粹主义在政治学界并没有精确的定义ꎬ主要原因在于民粹主义呈现出的样貌非

常的丰富和多元ꎮ 认为社会被分割为二元对立的两个阵营ꎬ即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

英在思想、行动、文化上的对立ꎬ是民粹主义的一个关键特征ꎮ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

看ꎬ它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是弱核心性ꎬ即它是一种薄弱的意识形态ꎬ可以与不同的主意

识形态相关联ꎬ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或生态主义ꎮ③ 从政治运作逻辑来

看ꎬ民粹主义强调人民直接参与政治ꎬ不受制度性的规则和程序制约ꎬ即反建制ꎮ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和紧迫ꎬ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出现在绿色政治

之中ꎮ 生态环境问题与民粹主义的连接点在于:一方面ꎬ“自然”是“人民”的权利、遗

产和身份的一部分ꎮ 保护自然景观、森林、海洋、气候和动植物与“人民”产生共鸣ꎮ

而且ꎬ在环境民粹主义的话语中ꎬ环境问题成为对“普通人”的威胁ꎬ强化了“人民”与

“精英”的对立ꎮ 燃油税和脱碳激励等环境政策代表着精英主义对普通民众生活的攻

击ꎮ 环境民粹主义者强调ꎬ我们不只是要保护人民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ꎬ我们还将保

护人民免受精英阶层的伤害ꎬ这些精英阶层根本不在乎气候政策将给人民带来的代

价ꎮ 环境政治是典型的后物质主义问题ꎬ大多数环境问题具有跨国性质ꎬ拉大了普通

公民与环境政治之间的社会距离ꎮ④ 作为“他者”的精英通常是参加国际组织的环保

行动者ꎬ他们被认为好高骛远、观点脱离实际、反应迟钝ꎬ其主张的政策违背了“普通

人”的利益和常识ꎮ 同时ꎬ科学家是科学的传播者ꎬ作为精英的一部分ꎬ也被视为可疑

的、被政治化的行为者ꎮ 另一方面ꎬ生态环境危机的紧急性和严重性是将环境运动与

民粹主义战略结合在一起的逻辑基础ꎮ 气候动员行动将气候“紧急状态”与特殊性质

的政治策略相结合ꎬ旨在按照战时进行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动员来模拟气候

政策ꎮ

不少国家的环境政治运动与民粹主义产生交集ꎬ形成了可被称为“环境民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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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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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思想空间ꎮ “气候正义行动”(Ｃｌｉｍａｔ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ｃｔｉｏｎ)诞生于联合国气候治理缔

约方年度会议的边缘空间ꎬ同时也在开拓自己的平行空间ꎮ 例如ꎬ“气候正义行动”在

２００９ 年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期间发起大规模的动员行动ꎮ 它主张促进和加强土

著和受影响人民在应对气候危机时的权利和声音ꎬ认为在欧洲内部ꎬ种族、性别和阶级

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平等ꎬ是欧洲层面争取气候正义斗争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ꎮ① 又

如ꎬ２０１０ 年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市举行的第一次“气候变化和地球母亲权利世界人民

会议”上ꎬ参会者表达了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失败的不满ꎮ 会议发布了«世界地球母

亲权利宣言»ꎬ主张世界人民举行关于气候变化的公投ꎬ建立气候司法法庭ꎬ②试图解

决气候政治框架的群众基础问题ꎮ 在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中ꎬ环境民粹主

义在传统环境主义基础上增加了反建制的话语ꎮ 左翼思想家尚塔尔墨菲(Ｃｈａｎｔａｌ

Ｍｏｕｆｆｅ)呼吁ꎬ左翼民粹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攻势需要以“绿色民主转型”的名

义发起ꎬ将保护环境与反对不同形式不平等的多种民主斗争联系起来ꎮ

除了上述位于政治光谱左翼的环境民粹主义行动之外ꎬ右翼民粹主义者发展出反

建制的、民粹主义的环境话语ꎬ将非环境政治诉求与环境诉求相结合ꎮ 例如ꎬ借助脱欧

昙花一现的英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独立党(ＵＫＩＰ)抨击英国能源政策的失败时ꎬ

将三个主流政党描述为“他者”ꎬ称绿色议程没有使他们成为地球的朋友ꎬ却成为人民

的敌人ꎮ 德国选择党(ＡｆＤ)强化“人民与精英”的对立ꎬ将环境问题描述为对“普通

人”的威胁ꎮ 人民需要承担从煤炭和核能转向可再生能源所增加的基础设施建设成

本ꎬ但不能从中受益ꎮ 这引发人民对环境议程增加国民经济负担的担忧ꎮ

由此可见ꎬ环境民粹主义的概念涉及政治领域内面对环境挑战的反建制的人民、

多种的意识形态视角和多样的社会动员方法三个层面ꎮ 基于环境民粹主义在政治光

谱左右两端的表现ꎬ鉴于环境主义者利用民粹主义的话语扩大社会运动的声势和争取

党派的支持率、民粹主义政党拥抱绿色议题吸引更多选民等现象的出现ꎬ本文将环境

民粹主义界定为ꎬ民粹主义思想中的绿色观念及相关的行为方式ꎬ主要涉及民粹主义

者对绿色话语的使用和绿色政治中的民粹主义这两个维度的结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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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环境民粹主义的类型学分析

民粹主义存在两个方向上的反建制运动ꎬ即寻求激进变革的进步反建制运动和寻

求某种传统价值理念的保守反建制运动ꎬ它们往往被区分为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

主义ꎮ① 民粹主义是一种弱意识形态ꎬ与不同的强意识形态相关联ꎬ形成极左、左、中、

右、极右五种意识形态类型ꎮ 环境民粹主义也是如此ꎮ 环境民粹主义关于生态观、环

境政策或科学作用的特定话语ꎬ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形

成了泛左翼环境民粹主义、泛右翼环境民粹主义与市场自由环境民粹主义的分野(见

表 １)ꎮ

“人民”的边界是模糊的ꎬ身处政治光谱不同位置的民粹主义者都能找到自己或

左或右的定位ꎬ覆盖不同位置的力量ꎮ② 泛左翼民粹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自由

放任主义ꎬ推崇社会平等、财富再分配和大政府的方案ꎬ将社会差异和不平等归咎于大

企业和寡头ꎬ主张文化多元主义ꎮ 泛右翼民粹主义者拒绝社会平等和大政府方案ꎬ反

对社会融合ꎬ将民族的文化和利益放在首位ꎮ 居中的市场自由民粹主义者的一般特征

是信奉个人主义、自由市场原则和政府对经济最小的干预ꎮ 左翼民粹主义与右翼民粹

主义的区别在于对精英的批评不涉及移民或少数群体的第三方ꎬ右翼民粹主义通常是

仇外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者ꎮ

环境民粹主义与左翼思想结合时ꎬ其主要诉求包括:反对贪婪的、扩张成性的资本

主义对环境和生态的剥夺与破坏ꎻ重视公平ꎬ担忧精英控制下气候政策的分配效应ꎻ怀

疑潜在的“漂绿”行为ꎻ主张环境治理中突出更广泛的参与性民主ꎮ 而右翼环境民粹

主义受反精英主义、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价值观驱动ꎬ将气候变化视为世界

主义精英把控的话语ꎬ因而对其产生敌意ꎮ 它主张更多的地方性、本土主义ꎬ尤其是当

专业技术精英及其气候议程被认为威胁到国家主权之时ꎬ保护主义就会滋生ꎮ 信奉市

场自由主义的环境民粹主义者则通常是一些自由的或保守的环境团体ꎬ他们将环境问

题归咎于过度的新自由主义ꎬ并主张基于市场的改革ꎬ反对大政府ꎬ青睐商业式的国家

运行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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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民粹主义普遍由于对精英和专家缺乏信任而在一定程度上将科学研究政治

化ꎬ但左翼环境民粹主义认同科学和科学机构主张的科学知识和预测ꎬ持一种整体的

政治生态学观点ꎬ以整体性的方法理解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互动ꎬ及其在人类—环

境相互作用中的复杂性ꎮ 右翼民粹主义者以普通人的常识对抗专业知识的权威ꎬ依赖

个人经验ꎬ认为个人经验构成的知识比科学共识更有价值ꎮ 因而ꎬ从认识论的维度看ꎬ

许多右翼环境民粹主义者是气候变化怀疑论的支持者ꎬ他们拒绝气候科学ꎬ挑战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等全球科学机构提出的人类行为与全球气候变暖具有相关性

的科学结论ꎬ宣传二氧化碳对环境和农业的积极影响ꎮ 气候变化怀疑论背后的经济、

社会逻辑在于ꎬ在全球化造成经济不平等的大环境下ꎬ后工业社会中特定群体感觉自

己被全球化和技术变化“抛在后面”ꎬ经济和政治地位被边缘化ꎬ主流政党的政策议程

不再能代表他们ꎮ 从社会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ꎬ他们将气候变化怀疑论作为向后工业

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系列社会文化趋势的逆反ꎬ不认同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可以拯救地

球ꎬ而是视其为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精英的表演ꎮ

在国际合作问题上ꎬ与世界主义(即人类构成一个单一的道德共同体)的意识形

态契合最广泛的左翼的主张构成了全球环境议程的核心ꎻ广义的民族主义位于其对立

面ꎬ将国家利益置于环境、气候变化等全球关切之上ꎮ 一般而言ꎬ左翼环境民粹主义者

普遍支持环境和气候变化政策方面的国际合作ꎬ但会担忧国际环保合作中的不平等ꎬ

主张更加平等的国际关系和公平的资金、责任分配ꎮ 右翼环境民粹主义者认为国际合

作将导致违反国家利益的政府间承诺ꎬ他们关注其所属的本地和区域ꎬ反对全球化ꎮ

德国选择党领导人亚历山大高兰(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ａｕｌａｎｄ)指责生活在“平行社会”中的

“全球主义阶级”ꎬ在世界各地自由移动ꎬ不依附于自己的土地ꎬ不受“他们本国下雨”

的影响ꎮ① 法国国民联盟(Ｒ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ｍｅ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前身为“国民阵线”)的环境政策中

也有类似的对地方主义的关注ꎬ且拒绝无约束的全球化ꎮ 其领导人玛丽亚勒庞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ｅ Ｐｅｎ)强调ꎬ重要的是对环境问题做出“现实和爱国”的回应ꎮ 她抨击跨国

公司的转基因作物和杀虫剂“毒害”土地ꎬ呼吁更加有机的农业和开展“就地饮食革

命”ꎮ②

从社会动员角度来看ꎬ环境民粹主义者通过积极甚至激进的手段推动各国政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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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全球气候危机ꎬ主动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ꎮ “星期五为未来”的领导者格蕾塔

通贝里(Ｇｒｅｔａ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将精英(尤其是经济和政治精英)的不作为归为导致气候危

机恶化的原因ꎮ 由于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在全球南方国家比北方国家更大ꎬ因而精英

的不作为是全球不平等的根源ꎮ① 尽管将通贝里归为民粹主义者并非没有争议ꎬ但她

的民粹主义叙事代表着年轻一代和未来一代的环境意识ꎮ 人民可以通过挑战精英的

意愿和挑战忽视气候变化现实的公司和政府ꎬ采取行动取得积极成果ꎮ② 环境民粹主

义运动中还有采取更为激进的不服从手段的草根团体ꎬ如“灭绝反抗”以被拘捕作为

公民抗议的手段ꎬ迫使政府采取气候行动ꎮ ２０１９ 年ꎬ英国议会宣布地球进入“环境与

气候变化紧急状态”ꎬ可被视为环境民粹主义运动成功的案例之一ꎮ

环境民粹主义经常表现为两个阵营的对立ꎮ 左翼属于进步的“绿色浪潮”ꎬ左翼

环境民粹主义者持生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ꎬ一般推行亲环境政策ꎮ 例如ꎬ“不屈的法

兰西”(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Ｉｎｓｏｕｍｉｓｅ)主张保护人民的绿色过渡ꎬ将环境危机归咎于“寡头统

治”ꎮ 然而ꎬ右翼环境民粹主义的环境立场差异较大ꎮ 它们可以是支持保护环境(特

别是自然资源)的环境民族主义或资源民族主义者、气候民族主义者ꎬ甚至是生态法

西斯主义者ꎬ但也有可能是气候变化否认和怀疑论者或反环境主义论者ꎮ 绿色政治思

想和民族主义共存是一个现实的存在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ꎬ重建家园即是德国环境

民族主义的一个思想源头ꎮ 自然和国土保护方面的环境需求除了出于纯粹的生态考

虑之外ꎬ它们总是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需求相关联ꎮ 民族主义常常与排他性的、

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相连ꎬ还具有明显的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特征ꎮ 因

而ꎬ一些右翼民粹政党(如法国国民联盟)的环境民粹主义议程经常是支持保护乡村、

自然和“家园”的地方或国家环境政策ꎮ 气候民族主义议程侧重于采取国家层面的有

限措施ꎬ拒绝超国家(欧盟或全球)的政策ꎮ 例如ꎬ保守派英国地方发展、社区及住房

大臣迈克尔戈夫(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ｏｖｅ)批准了英国近 ３０ 年来的第一个煤矿开采许可ꎮ 批

评者指出ꎬ认为新煤矿可以减少英国对进口煤炭的依赖ꎬ甚至英国可能因煤炭出口、转

移排放而受益的逻辑忽略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ꎬ这是气候民族主义行动的一个生

动事例ꎮ③ 更有甚者ꎬ例如ꎬ玛丽亚勒庞在关于移民和国家主权问题上的言论涉嫌

生态法西斯主义ꎬ她指出ꎬ大规模移民是对环境和法国文化的威胁ꎬ法国应关闭其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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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移民的侵害ꎮ① 可见ꎬ环境民粹主义的右翼共享反建制的内核ꎬ但它们的环境主

义哲学观却“深”“浅”不一ꎮ

总之ꎬ环境民粹主义是一种激进或极端的环境主义哲学的表现形式ꎮ 它的激进或

极端是与民粹主义结合在一起的ꎬ即在反建制方面具有一致性ꎬ其核心的呈现是人民

追求基层民主的、解构当权派的绿色政治ꎮ 环境主义是环境民粹主义者共享的生态哲

学观念ꎮ 在环境民粹主义的左侧空间ꎬ极左和左翼环境民粹主义都以深生态观为意识

形态的哲学基础ꎬ同时在后真相时代结合了民粹主义的反建制、基层动员的特征和优

势ꎮ 在环境民粹主义的右侧空间ꎬ极右和右翼环境民粹主义的生态学思想更为多元ꎬ

在民族主义方向上的极端程度存在较大差异ꎬ之所以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类型的主要逻

辑在于它们都具有鲜明的反建制特征ꎮ 可以发现ꎬ左翼皆为环境主义者ꎬ右翼则不乏

以自利为旨向的环境机会主义者ꎮ 此外ꎬ左翼环境民粹主义与同为深层生态主义的原

教旨生态主义的区别主要在于ꎬ其激进性的内核有所不同ꎮ 原教旨生态主义的激进性

主要立足于其反工业社会秩序的诉求ꎮ

三　 自我中心主义:弱核心的绿色民粹政治

以上分析可以发现ꎬ环境民粹主义是一种方便利用的、自我中心的绿色政治意识

形态ꎬ这源于环境民粹主义的弱核心特征ꎮ 环境民粹主义者在现实政治中ꎬ是深绿派

还是浅绿派ꎬ依政治竞争环境而定ꎮ 对于拥抱环境民粹主义的政党来说ꎬ其将意识形

态的底色赋予了选举中的机会ꎮ 因此ꎬ站在政治策略的角度来看ꎬ它成为一种可被左

右翼政治方便取用的意识形态ꎮ 也就是说ꎬ一方面由于环境民粹主义的政治理论具有

空心的特征ꎬ它依附于不同的理论体系ꎻ另一方面出于政治竞争中不同话语和议题的

需要ꎬ它是一种采取权宜之计的政治策略ꎮ 政治领导人利用环境民粹主义可以方便地

将绿色政治民粹化ꎬ或以民粹主义绿色化来实现大规模的动员ꎬ寻求或行使政府权利ꎮ

在多数情况下ꎬ它发挥着一种吸引眼球、博取选民共鸣和支持的工具性思想体系的作

用ꎬ服务于不同的政治目的ꎮ 作为一种后真相时代的政治策略ꎬ环境民粹主义成为一

种以自我中心为特征的激进思想体系ꎬ并为左右分野的政治所使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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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色民粹政治的自利性

绿色民粹政治的自利性集中体现于ꎬ环境民粹主义常常是为了民粹主义的政治目

的重新建构政治议程ꎬ其遵循的是扩大选民基础规模的政治逻辑ꎮ

首先ꎬ从环境民粹主义的形成逻辑来看ꎬ自利性的环境民粹主义为政党竞争提供

了一个选项ꎮ 由于社会变化不断地对可持续发展提出要求ꎬ因此ꎬ环境议题的(政治)

“显著性”(Ｉｓｓｕｅ’ｓ Ｓａｌｉｅｎｃｅ)日益凸显ꎮ 环境议题同时是一个“共识问题”(Ｖａｌｅｎｃｅ Ｉｓ￣

ｓｕｅ)ꎬ在跨党派的选民和决策者中存在共识ꎬ可以被用来评估政党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一方面ꎬ由于主流环境政策存在种种局限性ꎬ需要新的制度设计去代表要求环境主义

变革的那部分选民ꎮ 环境民粹主义的激进性可以吸引这部分选民ꎬ他们通常会支持左

翼政党的议程ꎮ 另一方面ꎬ当全球化造成贫富差距拉大ꎬ国家未能协调经济、社会和环

境三个维度以保持可持续的发展时ꎬ普通民众特别是“被落下的”群体容易被极端的、

民族主义的环境主张所吸引ꎮ 这部分选民通常被右翼政党所代表ꎬ他们基于民族、种

族等身份支持适度的环境主义ꎮ 总之ꎬ激烈的政党竞争推动了环境议程的异化ꎮ 环境

民粹主义为政党提供了区别于传统政党和绿党的意识形态选择ꎮ

其次ꎬ环境民粹主义利用了各个政党体系潜在的结构性机会ꎮ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

解释ꎬ环境民粹主义可以被认为是潜在政治机会结构的产物ꎮ 欧洲社会对生态问题非

常关切ꎬ对政治体系存在不满ꎮ 因此ꎬ当一个问题在意识形态上没有明确界定ꎬ或者没

有得到主流或特殊利益集团的充分关注或全心全意支持时ꎬ对环境民粹主义而言ꎬ一

个政治机会窗口就会打开ꎮ 民粹主义政治家和社会运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ꎬ将环境议

题作为他们的核心议程ꎬ吸引选民的注意力ꎮ 在主流政治中ꎬ如果既没有强大的绿党ꎬ

也没有全心全意支持生态立场的制度环境ꎬ那么环境民粹主义有利于吸引选民ꎮ 同

时ꎬ抑或在主流政治制度接受、采取环境政策或存在强大的绿党时ꎬ利用普通选民对政

治体系的不满ꎬ拥抱其对环境政策效果的负面情绪ꎬ此时ꎬ利用环境民粹主义对政党来

说可能是有益的ꎮ

(二)绿色政治的民粹化

就泛左翼政治而言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掠夺性不平等ꎬ主流环保主义与新自

由主义结盟ꎬ使得许多左翼感到无法应对主流环境政策局限性造成的挑战ꎬ需要对现

行的民主结构和分界重新进行制度设计ꎬ以代表新出现的环境主义变革者的利益ꎮ 左

翼思想家墨菲认为ꎬ第三条道路思维夷平了政治生活的激进核心ꎮ 在重塑自我的过程

中ꎬ左翼激进派认为环境问题可以成为改变左翼颓势的催化剂ꎮ 左翼应将民粹主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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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观作为表达生态社会主义的手段ꎬ提出推进社会生态主义的激进的、民粹主义的战

略ꎮ 绿色政治的民粹化正是厌倦了传统的环境运动方式ꎬ在生态中心主义框架上建立

起强大而持续的左翼民粹主义的一部分ꎮ

环境主义与政治行动之间的互动逻辑是绿色政治民粹化的基础ꎮ 这种互动可以

从政治动员和政党竞争中窥见一二ꎮ 推动英国成为全球气候治理先锋、提升绿色政策

的直接原因之一ꎬ是环保组织在英国发起了系列的激进行动所产生的政治动员结果ꎮ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运动包括:２０１９ 年“灭绝反抗”在伦敦发起持续的、导致伦敦部

分地区陷入瘫痪的激进抗议运动ꎻ“星期五为未来”的组织者通贝里在英国议会发表

激烈的批评性演讲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英国议会宣布地球进入环境与气候紧急状态ꎬ同年

６ 月ꎬ修订后的«英国气候变化法»正式生效ꎮ 英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宣布此类紧急状态

和以法律形式确立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目标的国家ꎮ 此后ꎬ世界各地不断有国家、城市

和地方宣布环境、气候紧急状态ꎬ制定了环境、气候应急政策ꎮ 环境、气候紧急状态将

解决气候问题的迫切性类比为国家进入战争的急迫境地ꎬ促使气候和环境政策从政府

决策的边缘地带转变为政治决策的核心内容ꎮ

环境议题显著性日益上升以及与泛左翼政党家族的竞争ꎬ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法国

左翼政治家让－吕克梅朗雄(Ｊｅａｎ－Ｌｕｃ Ｍｅｌｅｎｃｈｏｎ)离开社会党ꎬ先后创建了激进左

翼政党联盟———左翼阵线(Ｌｅｆｔ Ｆｒｏｎｔ)和民粹主义左翼政治运动———不屈的法兰西ꎮ

左翼阵线和不屈的法兰西都坚持生态社会主义立场ꎬ对解决环境问题有着浓厚的兴

趣ꎬ主张采取比法国欧洲生态－绿党(Ｅｕｒｏｐｅ Éｃｏｌｏｇｉｅ－Ｌｅｓ Ｖｅｒｔｓ)和社会党更为激进的

生态主义和环境政策ꎬ以实现社会体系的变革ꎮ 左翼阵线在 ２０１３ 年发布«生态社会主

义 １８ 条论纲»ꎬ谴责资本主义制度是环境危机的根源、批评主流政党的失败ꎮ 梅朗雄

指出ꎬ生态紧急状态是生态系统达到极限的结果ꎬ金融资本主义耗尽了人类和生态系

统ꎮ 建立一个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意味着要打破当前的制度ꎮ 不屈的法兰西的政

策和措施是以人民的名义伸张正义ꎬ消灭寡头ꎬ废除地球“种姓”特权ꎻ重新规划市场

和竞争ꎬ建立一条“绿色规则”ꎬ既不过度开采资源ꎬ也不生产超出自然承受能力的物

品ꎮ 梅朗雄参加了三次法国总统大选ꎮ ２０１２ 年法国总统选举中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

获胜ꎬ梅朗雄获得 １１.１％的选票ꎬ欧洲生态－绿党候选人乔利获得 ２.３１％的选票ꎮ 绿党

加入奥朗德政府后ꎬ受缺乏环保雄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拖累ꎬ力量逐渐衰弱ꎮ 不屈

的法兰西看到了填补欧洲生态－绿党和社会党空间的机会ꎮ 同时ꎬ为了与经济危机背

景下右翼政党的民粹主义竞争ꎬ不屈的法兰西通过转向环境民粹主义来争取关注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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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受过教育且年轻的选民ꎬ①支持“黄马甲”运动ꎬ批评绿党提倡的自上而下的绿色

转型将会排除和惩罚弱势群体ꎮ 在 ２０２２ 年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ꎬ梅朗雄获得

２１.９５％的选票ꎬ排名第三ꎬ进入第二轮总统选举ꎬ欧洲生态－绿党的候选人仅获得 ４.

６３％的选票ꎮ

总之ꎬ环境民粹主义推动了绿色社会运动和政治的民粹化ꎬ成为泛左翼政党在面

对新自由主义环境治理困局时的一个思想和行动的武器ꎮ

(三)民粹主义的绿色化

环境民粹主义还出现在右翼政治中ꎮ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打破了左翼政党对绿色

议题所有权的垄断ꎮ 自然保护杂志«Ｄｉｅ Ｋｅｈｒｅ»(Ｔｈｅ Ｔｕｒｎｉｎｇ)在社论中将生态问题描

述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被左翼绿色运动“抢劫”的右翼的“皇冠珠宝”ꎬ并主张重新定义

这个主题ꎬ将其从“Ｋｌｉｍａｓｃｈｕｔｚ”(气候保护)拓宽至“Ｈｅｉｍａｔｓｃｈｕｔｚ”(家园保护)ꎮ②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ꎬ一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绿色化表现为拥抱普通民众对气候

变化行动的负面情绪(负绿色化)ꎬ持气候变化怀疑论立场ꎮ 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家

族中有 ７ 个政党(德国选择党、奥地利自由党、荷兰自由党、瑞典民主党、丹麦人民党、

爱沙尼亚保守人民党、英国独立党)对气候变化是由人类引发的科学共识持怀疑态

度ꎮ③ 右翼民粹主义者将气候保护主义行动称为“气候歇斯底里”ꎬ认为不应不考虑民

众的经济状况而一味地追求气候目标ꎮ 例如ꎬ德国选择党指责风电场对德国的“本土

鸟类”和“童话森林”构成危险ꎮ 其政治家高兰表示:“选择党不会参与其他政党的气

候歇斯底里”ꎮ④ 尽管环境民粹主义右翼经常反对气候变化政策ꎬ但是ꎬ为了满足年轻

选民的需要ꎬ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反对气候变化政策的立场在慢慢改变ꎮ⑤

一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将环境议题与民族主义结合ꎬ发展出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

环境民粹主义ꎮ 在 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法国总统选举中ꎬ当时的国民阵线(现

更名为“国民联盟”)几乎没有与环境相关的政治主张ꎮ 但在最近的十年内ꎬ随着气候

变化问题越来越进入政治舞台的中心ꎬ国民联盟开始了绿色化ꎮ 其政治家埃尔韦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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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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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ｔｈｅ－ｌａｎｄ.

Ｓｔｅｌｌａ Ｓｃｈａ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Ｃａｒｉｕｓꎬ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Ｔｒｕｔｈｓ: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ｇｅｎｄａｓ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ｗ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Ｂｅｒｌｉｎꎬ” Ａｄｅｌｐｈｉ ２０１９ꎬ ｐｐ.１０－１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Ｈｙｓｔｅｒｉａ’ Ｉｓ Ｇｅｒｍａｎ ‘Ｎｏｎ－ｗ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ａｒ’ꎬ” ＤＷꎬ １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ｄｗ.ｃｏｍ / ｅｎ /
ｃｌｉｍａｔｅ－ｈｙｓｔｅｒｉａ－ｉｓ－ｐｉｃｋｅｄ－ａｓ－ｇｅｒｍａｎ－ｎｏｎ－ｗｏｒｄ－ｏｆ－ｔｈｅ－ｙｅａｒ－２０１９ / ａ－５１９９４２１５.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Ｏｓｗａｌｄꎬ ｅｄ.ꎬ Ｔｈ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ꎬ ｐ.３２６.



万(Ｈｅｒｖé Ｊｕｖｉｎ)主张绿色爱国主义的极右思想ꎬ其核心是基于身份的“民族绿色地方

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ｉｃ Ｇｒｅｅｎ Ｌｏｃａｌｉｓｍ)ꎬ包括限制贸易协议、支持当地工业和限制移民等

政策ꎮ ２０１４ 年ꎬ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发起了一场生态民族主义运动 (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éｃｏｌｏｇｉｅ)ꎬ目的是反对国际气候谈判ꎮ 她在几次演讲中提议ꎬ要使欧洲成为“世界领先

的生态文明”ꎬ需对气候变化做出“爱国”和“现实”的反应ꎮ 她推崇植根于右翼传统土

壤的、理想化的民族主义和基于身份的环境主义愿景ꎮ 由此可见ꎬ国民联盟的绿色化

虽然与气候怀疑论决裂ꎬ但它是传统民族民粹主义目标的自然延伸ꎮ 环境民粹主义作

为基于身份的环境主义意识形态ꎬ能够将民族主义和环境主题整合到一个观念框架之

中ꎮ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振兴当地工业和保护国家身份等不同问题ꎬ在这个意识形态

混合物中共存并相互作用ꎮ

生态法西斯主义也成为泛右翼政治利用环境议题的一种方式ꎮ 生态法西斯被定

义为一种集权的政府形式ꎬ为了生态整体(所谓“土地”)的利益和国家的荣光而要求

牺牲个人福祉ꎮ① 极右翼政党利用绿色问题将法西斯极右思想移植到社会意识形态

中ꎮ 环境和气候问题为生态法西斯主义所用ꎬ以实现“族裔民族主义”(Ｅｔｈｎ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ｉｓｍ)目标ꎮ 它在支持保护环境的同时ꎬ也为白人至上和反移民“摇旗呐喊”ꎮ 例如ꎬ

极右翼政党声称乱扔垃圾或污染完全是由移民造成的ꎻ移民是“不关心环境的游牧民

族”ꎬ他们没有家园ꎮ

四　 环境民粹主义对欧洲的挑战和机遇

环境民粹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对生态环境状况的回应ꎮ 在以人文主义和技

术为主导的文化中ꎬ人类对生物圈的干预使所有生物都面临危险ꎬ即人民与精英出于

环境敏感性形成了对危机的认知并采取行动ꎮ 全面、立体地考察民粹主义才能分析其

在绿色政治中发挥的作用ꎮ 显然ꎬ环境民粹主义是一种挑战ꎬ也带来了变革ꎮ

第一ꎬ环境民粹主义加强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势头ꎬ不利于全球和区域环境治理的

推进ꎮ 右翼环境民粹主义反对国际主义精英ꎬ拒绝超国家层面的决策ꎬ形成了一种气

候民族主义的力量ꎮ 意大利联盟党(Ｌｅｇａ)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ꎬ但并不接

受«巴黎协定»及全球气候治理机构ꎬ不愿通过欧洲议会中大多数的气候政策ꎮ 其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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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ｉｔｎｕｕｍꎬ ２００８ꎬ ｐ.４５８ꎬ ５３１.



主席詹卢卡皮尼(Ｇｉａｎｌｕｃａ Ｐｉｎｉ)称«巴黎协定»是在向下妥协ꎬ它允许发展中国家的

企业与遵守环境法规的意大利公司进行不公平的竞争ꎮ① 意大利联盟党将气候变化

描述为只能在国家或地区层面解决的问题ꎬ因此ꎬ民族国家的边界以及民族主义的意

识形态变得更加重要ꎮ 法国国民联盟和西班牙呼声党(Ｖｏｘ)已经开始倡导它们自己

的民族环保主义ꎬ拒绝国际协议ꎬ但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地方性政策ꎮ 就呼声党而言ꎬ

它一方面倡导保护西班牙的“自然遗产”ꎬ另一方面反对外部对国家碳排放的控制ꎮ②

对于欧盟来说ꎬ尽管如意大利联盟党在内的一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接受气候保护政

策ꎬ但其主张的气候民族主义排斥技术官僚支撑下的全球和区域气候政策体系ꎬ使得

气候保护政策变得高度政治化ꎬ进而可能导致全球和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体系陷入因

政党意识形态两极分化而造成的僵局之中ꎮ

事实上ꎬ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来ꎬ联合国框架下气候条约的谈判和实施步履维艰、

进展迟滞ꎬ正是西方国家气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强势的一种映射ꎮ③ 在欧洲内部ꎬ欧

洲议会内存在浓厚的、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ꎬ主张通过降低转型速度和强度

来提高民众对“欧洲绿色协议”的耐受程度ꎬ实现欧盟绿色新政软着陆ꎮ 欧洲政坛这

种向右转的整体格局挑战着欧盟成为第一个零碳大陆的议程ꎬ不利于其实现以绿色转

型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目标ꎮ

此外ꎬ国际气候治理机制似乎与青睐民族主义的环境民粹主义不能共处ꎬ这表现

为右翼环境民粹主义利用自然主义的逻辑主张反移民ꎬ与解决仍在增加的“气候难

民”流动议题构成冲突ꎮ 环境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坚持民族国家建设和民族 /种族身

份认同ꎮ 许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正是以奉行文化保护主义和反对移民来突出其对国

家主权的捍卫ꎮ 民族主义的环境民粹主义与国际气候条约和欧盟气候治理的分歧仍

在持续ꎮ

第二ꎬ使用方便、自利导向的环境民粹主义导致绿色政治陷入更多的分裂和矛盾

之中ꎮ 应对环境危机、进行全面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型ꎬ提出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问

题ꎬ这正是绿色政治分裂和矛盾旋涡的中心ꎮ 在欧洲ꎬ环境民粹主义加剧了气候政策

与能源政策的对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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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ꎬ并成为第一个零碳大陆ꎬ欧盟推行能源转型ꎬ引发了能源

政策与气候政策的矛盾ꎮ 加速推进能源转型让广大民众承受了出行等生活成本增加

的痛苦ꎬ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ꎮ 法国“黄马甲”运动抗议政府为了推动能

源转型而提高燃油税的政策ꎮ 在声势浩大、严重影响社会正常运转的压力下ꎬ法国政

府不得不取消了提高燃油税的计划ꎬ这对法国气候政策的推进和政府公信力都造成负

面的影响ꎮ 环境民粹主义在法国折射出的是贫富差距、社会不公和对政府不满等深层

次的问题ꎮ

围绕煤矿的转型ꎬ波兰陷入了更为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矛盾之中ꎮ 波兰环保组织抗

议煤矿运营造成了环境污染ꎬ要求政府加快淘汰煤炭ꎬ推动能源转型ꎮ 但是ꎬ关闭煤矿

的政策也遭到了多方反对ꎮ 波兰煤矿工人和工会担心失业和收入下降ꎻ地方政府和社

区不想失去经济支柱ꎻ煤矿企业反对政府的环境限制性举措ꎮ 在波兰多次执政的法律

与公正党(ＰｉＳ)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ꎬ它采取了疑欧的气候变化怀疑主义政策ꎮ 该党

以对波兰的经济和能源安全造成负面影响为由ꎬ多次阻止欧盟限制碳排放和减少煤炭

使用的立法ꎻ为煤矿业提供财政支持、推迟关闭计划ꎮ 环境民粹主义帮助法律与公正

党获得了大量的政治利益ꎮ 通过推行保守的能源政策ꎬ法律与公正党强化了国家主权

意识ꎬ稳固了选民基础ꎬ保持了在波兰政坛的地位ꎮ 但是ꎬ波兰的可持续治理成绩使其

亟须认真探索平衡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道路ꎮ①

第三ꎬ环境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抵消了部分环境机制的成果ꎮ 一项定

量研究的结果指出ꎬ中左翼政党的影响使政府气候政策的得分高出一般平均水平约

２２％ꎬ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影响则导致比平均水平下降 ２４％ꎮ② 经验性证据也表

明ꎬ民粹主义领导与较低的环境绩效密切相关ꎮ③因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经常采取表

演式的环境主义行动、接受“洗绿”方案ꎮ 这样的行动方式忽略或淡化了环境问题的

政治和道德维度ꎬ如各种行为者和团体的不同利益、价值观和责任ꎮ 此类政党还经常

避免就环境行动的目标、手段和后果进行民主辩论ꎮ

第四ꎬ环境民粹主义破坏了欧盟通过环境、气候政策和能源政策的一体化而逐步

３３１　 绿色政治的民粹化与民粹主义的绿色化

①

②

③

根据可持续治理指数报告ꎬ波兰的环境政策表现在国际排名中位于底部(第 ３７ 名)ꎮ 据欧洲议会智库
文章ꎬ波兰经济的碳强度在欧盟国家中排名第二ꎮ

Ｂｅｎ Ｌｏｃｋ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Ｌｏｃｋｗｏｏｄꎬ“Ｈｏｗ Ｄｏ Ｒｉｇｈｔ－Ｗ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２２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１２－３７.

Ｔｏｂｉａｓ Ｂöｈｍｅｌｔꎬ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２１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２１ꎬ ｐ.９９ꎻ Ｂｅｎ Ｌｏｃｋ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Ｌｏｃｋｗｏｏｄꎬ “Ｈｏｗ Ｄｏ Ｒｉｇｈｔ－Ｗ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flｕｅｎｃ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ｅ￣
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ｐｐ.１２－３７.



形成的欧洲“环境意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①ꎮ 环境民粹主义削弱或拒绝了欧

盟超国家的、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连贯的、雄心勃勃的方法ꎮ 例如ꎬ在五星运动和联盟

党等民粹主义政党影响力不断强化的背景下ꎬ意大利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碳排

放的管控ꎬ支持传统能源发展ꎬ并取消了一些环保法规ꎮ 意大利是欧盟的重要成员国

之一ꎬ其在气候政策方面的立场和行动造成了从整体上减缓欧盟气候进程的推进、影

响欧盟全球气候领导地位的不良影响ꎮ

第五ꎬ不能忽视的是环境民粹主义为绿色政治带来了新变化ꎮ 尽管民粹主义往往

与威权政治形式联系在一起ꎬ但其在历史上常常与基层民主相关联ꎮ 民粹主义的观点

可能促进民主的扩大和深化ꎬ有助于阐明政治决策中的民主缺陷ꎬ提出一些被主流忽

视的问题ꎮ 有学者指出ꎬ民粹主义对民主的影响取决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背景ꎬ环

境民粹主义是人民认为社会秩序“不公平”并组织起来的新事物ꎬ不论是对于左翼还

是右翼ꎬ其有可能成为回应气候变化的新机会ꎮ②

当前环境民主受到的批评主要是ꎬ主流政党在处理保护环境的共识问题上采取家

长式和精英主义形式的环保主义ꎮ 在人民的眼中ꎬ在绿色议题上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合流甚至趋同ꎬ并且都已蜕变成腐败、无能、迎合的政党ꎮ 欧洲的政

治精英们虽然熟谙选举政治ꎬ轮番上台执政ꎬ然而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ꎬ都没有很好地

解决普通选民的核心诉求ꎬ特别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化发展以及欧债危机的影

响ꎬ社会底层的选民承受了通货膨胀、收入增长缓慢、政府削减福利等种种恶果ꎬ使得

他们的被剥夺感在不断地加深ꎮ

格雷戈里考克尼特(Ｇｒｅｇｏｒｙ Ｋｏｕｔｎｉｋ)指出ꎬ生态民粹主义提供了对精英和建制

派主导的政治体系进行政治和认识纠偏的功能ꎮ 利用人民的力量获取遏制精英和建

制派的权力ꎬ使用这些权力去执行、改革或废除一些法律和规范ꎬ是一种政治纠偏ꎮ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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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托马斯霍伯(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ｅｒｂｅｒ)在 ２０１３ 年提出的观点ꎮ 欧洲环境意识是通过能源政策一体化的持
续行动形成的ꎮ 欧洲的环境意识反映在欧洲机构中ꎬ这些机构与日益增长的环境问题并行发展ꎮ 特别是欧盟委
员会将能源和环境政策引入欧盟政策规范ꎬ从而建立了一个制度性的框架ꎬ反映欧盟在这些领域的专业知识ꎬ并
回应欧洲人民日益增长的环境意识ꎮ 参见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ｅｒｂｅｒꎬ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Ｅｕ￣
ｒｏｐｅ: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３ꎮ

Ｊｅｎｓ 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ｕｓ Ｌｅｄｅｒｅｒ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３１ꎬ Ｎｏ.５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７３５－７５４.



精英看到人民珍视的“生态归属”①价值观和对精英政治“理性分配”的不满ꎬ是一种

认识纠偏ꎮ② 因此ꎬ环境民粹主义是一种使精英政治体系“看见”人民诉求的民主手

段ꎮ

欧洲环境民粹主义挑战了自由精英主导的叙事ꎬ提出了所有人都能获得且不限于

少数特权阶层的环境保护愿景ꎮ 左翼绿色民粹运动ꎬ如“星期五为未来”“灭绝反抗”

“气候正义行动”等ꎬ将年轻人、土著带入气候运动、引入气候紧急情况话语ꎬ代表着对

自由民主的一种纠正ꎬ通过破坏常规的决策ꎬ促进游离于政治话语之外者的参与ꎮ 环

境民粹主义通过倡导参与式方法来挑战现有的权力结构ꎬ赋予人们制定环境政策的权

力ꎬ使非国家行为者加入国际环境协议的谈判ꎬ从而让环境民粹主义更具包容性ꎮ 环

境民粹主义的出现反映了民众对建制派常规举措越来越不信任ꎬ渴望出现解决环境紧

急状态的政策ꎬ渴望实现生态正义ꎮ 此谓环境民粹主义对欧洲政治的纠偏ꎮ 同时ꎬ环

境民粹主义使建制派精英看到各个身份之下的人民及其珍视的、个体的“生态归属”

价值ꎮ

环境民粹主义还巧妙地回应了另一种广泛存在的批评ꎬ即环境主义是以牺牲经济

和就业为代价的ꎮ 正如考克尼特指出ꎬ这种批评忽视了一个真正的问题ꎬ即尽管公众

广泛支持环境保护ꎬ但政府和企业未能充分管理和保护环境ꎮ③ 此外ꎬ一个更为深层

次的问题是建制派没有通过再分配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福利补偿给(如采矿工人、沿

海地区、土著社区等)牺牲“生态归属”价值的普罗大众ꎮ 就此而言ꎬ环境民粹主义则

提供了一个思考和解决为追求发展而忽视牺牲成本问题的框架ꎮ 环境民粹主义认为ꎬ

我们星球的繁荣取决于人类如何管理与非人类共享的生态ꎬ它关心并告诉人们如何看

待和评估生态价值牺牲与发展政策之间的成本收益平衡ꎬ以防止和抵制牺牲已经拥有

的生态归属价值ꎮ

环境民粹主义是非左非右、超越“身份”的政治思考ꎮ 处于“后物质主义”社会的

欧洲ꎬ中产阶级群体庞大ꎬ福利国家建设完备ꎮ 尽管仍然存在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对抗ꎬ

但当代欧洲社会矛盾的动因显然更加的复杂和多层面ꎮ 取而代之的是ꎬ社会精英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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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生态归属”是格雷戈里考特尼克在论文“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 Ｈｏｍｅ”中提出的一
个术语ꎮ 他将人们在自己所处环境中感受到的共享的日常生活经历ꎬ称为“生态归属”ꎬ并提出生态归属可以激
发一种自我防卫的政治ꎬ即人们会采取政治行动来广泛地保护自己的家园ꎬ抵御威胁将其摧毁的经济规范和制
度ꎮ 参见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Ｋｏｕｔｎｉｋꎬ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 Ｈｏｍｅꎬ”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４３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４６－６６ꎮ

Ｉｂｉｄ.ꎬ 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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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人民成为对立的双方ꎮ 民粹主义政治是一种身份政治ꎬ它让基于种族、民族、性别认

同的政治碎片化为一个个亚文化圈ꎮ 但是环境民粹主义动员了无论是左是右的、广泛

的人民ꎬ提供了一种绿色的价值和文化认同ꎮ 它可以将碎片化的绿色改革力量重新凝

聚起来ꎬ挽回被政治极端化和激进化冲击并削弱的治理体系ꎮ 人民的绿色认同可以构

建起社会和政治的凝聚力ꎮ

欧洲环境民粹主义具有的民族主义基因是动员民众反对国家处于生态环境危险

状态的一股力量ꎮ 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环境风险、气候风险是跨国的ꎬ其影响弥散于

全球ꎬ但这些风险的后果ꎬ在民族国家的时代ꎬ仍需由地球上一个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来

承受并加以应对ꎮ 绿色民族主义是民族浪漫主义的领土和景观概念与现代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结合ꎬ如果能够成为一种支持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民族主义形式ꎬ那么绿色民

族主义可在民族主义和环境主义之间搭建起桥梁ꎮ 由此ꎬ环境民粹主义也找到了一条

支持右翼走上生态现代化的道路ꎮ

五　 结论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政治策略和政治运动从未离开人类政治舞台ꎮ 在金

融危机爆发、新自由主义神话破灭、经济全球化造成经济不平等和身份认同危机的叠

加之下ꎬ民粹主义席卷欧洲ꎮ 环境民粹主义为欧洲绿色政治带来了新的变化和考量ꎬ

它强调了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ꎬ也挑战了主流政党的环境政策ꎮ 从环境问题入手的

研究更加关注政策及实施ꎬ而意识形态研究有助于我们超越技术官僚框架ꎬ开展更深

入的政治讨论ꎮ

首先ꎬ正如一些学者所争论的ꎬ民粹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种意识形

态ꎬ①或者是一种可以被任何政治家族跨越政治光谱来使用的话语类型ꎮ② 环境民粹

主义也面对着这样的诘问ꎮ 如上文所述ꎬ环境民粹主义是环境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

合ꎬ它以环境主义生态观为核心ꎬ且具有自我中心主义的独特性ꎬ既可以与广泛的特定

意识形态(左或右)相结合ꎬ也可以方便地被用来动员以适应环境和推动领导者的目

标ꎮ 因此ꎬ环境民粹主义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以环境主义为核心生态观的绿色政治意

识形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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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绿色政治民粹化是对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代表的技术官僚构架的一种替代和

激进的解决方案ꎮ 环境民粹主义成为革新左翼意识形态、重构左翼政治的场所ꎮ 当今

处于一个后现代历史阶段ꎬ左翼意识形态陷入危机之中ꎮ① 后现代社会中ꎬ政治家与

人民之间的联结取代了代表左或右的意识形态在选民中的作用ꎮ 环境民粹主义成为

一个能够超越左与右②传统意识形态分区ꎬ或者说是非左非右的、激进的绿色政治空

间ꎮ 在这里ꎬ绿党、生态社会主义者、传统左翼以及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者联合开拓环

境主义的治理场域ꎬ利用其参与地方、区域或国家治理的优势ꎬ持续地推行环境主义政

策ꎮ 它具有的民族主义基因是动员民众阻止国家处于生态环境危险状态的一股力量ꎮ

可以发现ꎬ祛除对民粹主义的有色滤镜ꎬ有助于更加立体的观察其调动绿色政治中确

定性要素的作用ꎮ

再次ꎬ也不能忽视环境民粹主义对欧洲政治的挑战ꎮ 环境民粹主义加剧了欧洲政

治的左右两极分化ꎬ且加强了左右分野不平衡的、左弱右强的态势ꎮ 欧洲环境民粹主

义的左翼因工人阶级没落、工会组织疲弱和阶级政治衰微而声势较小ꎬ影响范围有限ꎮ

相比之下ꎬ持保守立场的环境民粹主义右翼则声势浩大、影响深远ꎬ尤其是与民族主义

的合流造就了环境民粹主义右翼的强势地位ꎮ 但是右翼民粹主义者是有条件的环境

主义支持者ꎬ其绿色议程并不连贯ꎬ对于打破当前的环境治理方式后如何建立新的平

衡并非胸有成竹ꎮ

最后ꎬ环境民粹主义同时暴露了欧洲环境民主发展中的问题和潜能ꎬ可能成为回

应环境民主缺陷的新机会ꎮ 在新自由主义危机全面爆发的新形势下ꎬ绿色政治需要回

应更为复杂的问题ꎬ对于环境民主理念进行理论反思ꎮ 民粹化的环境主义包括对走向

生态社会主义和对生态现代化意蕴的开放式探索ꎮ 环境民粹主义提供了从政治和认

识上对精英和建制派主导的绿色政治体系进行纠偏的潜在能力ꎮ 因而ꎬ环境民粹主义

并非一无是处ꎬ而是需要绿色政治从民主创造的角度加以利用ꎮ

(作者简介:傅聪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ꎮ 责任编辑:蔡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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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豪梅桑切斯:«生态社会主义及其面临的后现代民主挑战»ꎬ第 ３５－３６ 页ꎮ
“超越左与右”出自[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 (Ｂｅｙｏｎｄ Ｌｅｆｔ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ꎬ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李德斌、杨雪冬译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ꎬ第 １ 页ꎮ 吉登斯在对保守主义的各
种形态和欧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ꎬ试图说明保守主义在自身的演绎中已经走向了反
面ꎬ而向来以激进主义面目出现的社会主义却走向了只注重社会福利的保守主义ꎮ 他按照保守主义的发展历史ꎬ
将保守主义划分为老保守主义、哲学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ꎬ勾画了保守主义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
和封建传统ꎬ反对新生的资本主义ꎬ一直发展到激进的“新右派”ꎬ即走向保守主义反面的思想历程ꎮ 同时ꎬ吉登
斯也研究了社会主义从一种社会革命理论发展为它的保守形式“市场社会主义”的历程ꎮ 其结论是ꎬ左和右的说
法已经失去了意义ꎬ已经变得激进的保守主义遭遇已经变得保守的社会主义ꎬ因此ꎬ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ꎬ已经不
存在左派和右派的陈词滥调ꎮ


